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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恩师戴直夫先生

□

李志强

数九霜风催木叶，百年人事半凋零。

去年冬天，卧病

8

年的恩师戴直夫先生

谢世了。

我是较早接到先生女儿戴烨电话通知

的。 她在电话那端告诉我，你们的戴老师去

了。 又说，你那里有一些老师喜欢的学生的

联系方式，拜托你也告诉他们一下吧！

戴老师的几个子女我都接触过，教养都

很好，没有一个说话粗声大气的，戴烨与我

同学张继之当属“发小儿”，所以我们的过从

相对多一些。 那时我到郑州工作刚一个月时

间，正在忙于熟悉环境，闻听先生西归的噩

耗，我也顾不得许多，匆匆收拾一下，便驱车

赶回古城山阳。

先生家里已经设下灵堂，先生的遗像摆

放在客厅正面墙的中央， 依然那么睿智，那

么安详。

8

年卧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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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高龄， 先生的子女们已

是尽心尽力，先生也是寿终天命了。 然而让

我们接受不了的是，先生在世，尽管卧病在

床，每年大年初一，我们几个先生喜欢的学

生，还都能去给先生拜年。 尽管先生已经几

年都无法开口和我们说话了，但从先生的眼

神中能够看出，先生还认得我们。 而且我们

来看望他，他很高兴。

师恩难忘！ 随着岁月的流逝，这种感觉

愈加强烈。 特别是做了教师的我们感恩戴老

师， 就如同有了孩子的我们体谅父母一样，

那种感同身受是行业外的人无法想象的。 所

以每年大年初一，周秀龙、冀先礼、冯青枝和

我都要踏着新年鞭炮火红的碎屑，呼吸着浓

烈而又芳香的硝烟气息， 去给先生们拜年。

一开始还有更多的几位，后来，也相对稳定

的，就只有我们

4

个同学了。

然而，春夏秋冬，阴阳代序，能够让我们

拜年的老师越来越少了。 近

20

年间，先是罗

时霖先生突发脑溢血辞世，然后是王慈荣先

生卧床多年之后也悄然离世，前年刘性坚先

生逝世———尽管刘先生已经

97

岁高龄，然

而我们总觉得他身体素质好、底子厚，是会

终老百岁的———接着，马克贵先生回新乡老

家过年，心脏病突发，才

70

多岁，竟也不在

了。 戴直夫先生身体本就孱弱，退休以后不

久，师母突发急病，医院与家里来回奔波，忙

碌与焦虑诱发脑梗，后经及时救治虽然病情

得到了控制，但身体状况一直不是太好。 每

次我们看望先生， 先生给我们的感觉都是

“文弱”。 后来在脑梗的同时又加上了脑出

血，更给治疗增加了难度———治脑梗的药容

易引发出血， 治出血的药又容易诱发脑梗。

几经反复，多次周折，先生的生命却一直顽

强地与死神做着抗争。 最终在壬辰龙年岁尾

油尽灯枯， 走完了多舛人生的最后一段里

程，羽化飞升了。

戴直夫先生是豁达的。

早年曾见过先生一首五言律诗———

小雨新晴后，清风送晚凉。

窗开花气重，室静茗烟香。

抱膝吟佳句，袒胸卧竹床。

谁知闲亦乐，意逐白云长。

我喜欢诗，也偶尔诌上几句。 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也便结识了不少喜欢吟风月弄花

草的同好。 特别是在教育领域吃饭，此类附

庸风雅者就更不鲜见。 然而，拿着那些诗册

翻看，隔靴搔痒、无病呻吟、寻章摘句、生吞

活剥的比比皆是，甚或老干体式的打油也时

常从一些教坛“耆宿”的笔底流出，把自己懒

于读书、拙于思考、得过且过、敷衍塞责的马

脚暴露得一览无余。 戴直夫先生精于治学，

底蕴丰厚， 是山阳教坛公认的学界泰斗，后

来还兼任焦作市政协副主席。 按照常理，这

样的先生做事做人，应当如大匠运斤，凛凛

然有庙堂气象了。 其实不然，当你走近先生

便会发现，先生没有高谈阔论，没有侃侃而

谈，有的只是娓娓道来。 在先生身边，你会被

那无边的亲和融化。 每当我们和先生在一

起， 聆听先生说学问论时事的娓娓谈吐，都

有如饮甘露、如坐春风般的感觉。

唯真学问能平静，腹有诗书气自华。 先

生在同事间有儒者风标没有学究状态，在学

生面前有长者气象没有学阀威严，这种人生

境界是读书读出来的， 是做学问做出来的。

只有大学问才能体味物我融汇天人合一的

境界，从这首小诗中我们能够得到最具体的

感悟———

夏日一场小雨初收，晴云缕缕映衬得天

空更加瓦蓝。 眼见夕阳西下，清风徐徐，丝丝

的凉爽轻轻拂过，令人暑气顿消。 窗外花草

葱茏，群卉竟放，湿漉漉地散发着馥馥郁郁

的花香。 屋里窗下几案旁侧，一张竹榻，一壶

清茗，一盒香烟，一本旧书，一把蒲扇，一位

袒胸长者抱膝半卧于竹榻之上，听着窗外高

树上的蝉声与渐渐而起的虫鸣，在香风阵阵

之中品味着书页之上的诗情画意，时不时露

出一丝会心的微笑与怡然自得，仿佛已与古

人心会，与天地融通———这是怎样的一种闲

适啊！无欲自然心似水，有营何止事如毛。这

种快乐，那些碌碌公差、劳形案牍的人体会

不到，那些身卧东山、心存魏阙的人也体会

不到，那些丝竹乱耳、声色犬马的人更体会

不到。 窗外白云悠悠，齿间意韵悠悠，若说忘

机是一种暂时的放下，眼下的先生应该是真

正的悠然了。 只是，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

说！

戴直夫先生又是执着的。

戴先生教我们古典文学，主讲唐宋至明

清部分，是从师专的第二年接我们的课。 在

戴先生之前，古典文学先秦至魏晋南北朝是

马克贵先生的课，而古代汉语是罗时霖先生

的课。 马先生以谨严见长，而罗先生则声情

并茂、绘色绘声。 他们已经熏染了我们一年，

戴先生刚一接课，我们便不自觉地将戴先生

与马先生、罗先生相较，特别是拿罗先生的

表情达意方式来绳戴先生的课，一开始并没

有觉得精彩所在。 然而几节课后，便被戴先

生对文学史居高临下的把握及对作家作品

深入的开掘所折服，仿佛如饮琼浆，越品越

有味道，越听越耐人寻味。 后来就连戴先生

的颜体行楷板书，也成了我们许多同学心摹

手追的对象。

戴先生的课是

2

年

4

个学期，前两个学

期我们在北院上课，后两期学校南迁与教师

进修学院并校上课。 这期间，我在古典文学

方面的领悟全被激活， 课堂上听得出神，笔

记生怕漏掉先生每一句话；课下一有时间便

钻进学校并不太大的图书馆，许多来不及细

品的好书先行拿来大口地吞咽。 许多书店根

本买不到的好书， 便从图书馆里借出来抄

写。 一年间，利用课余时间将龙榆生先生的

《唐宋词格律》《红楼梦诗词曲译註》 等书规

规矩矩抄了出来。 张相先生的《诗词曲语词

汇释》 我从图书馆借出来之后实在爱不释

手，书店里又无从购买，只好昧了下来，最后

以

3

倍的价钱进行了赔付。 这时候养成的抄

书习惯走出校门走上讲台之后我还一直坚

持，《论语》《中庸》《大学》《尔雅》康殷先生的

《文字源流浅说》甚至张永枚长篇叙事诗《西

沙之战》，我都是抄过来的。

抄书的办法虽然笨拙，但后来的确发挥

了重要的作用。 戴先生教我们课的几个学期

里，每期我的古典文学成绩均列优属，尤其

最后一期考试，我的成绩排到了第一，这不

能不说是先生诱导示范与感染之力在起作

用。

戴先生执着于学问，对学生们更是严格

要求。 当时学校风气较之现在要正得多，考

试不存在夹带作弊的现象，会就是会不会就

是不会。 平时没用功，考试伤脑筋。 成绩出

来，有些不及格的同学到戴先生那里想“通

融”，结果每次都是碰钉子。 先生坚持，必须

下真功夫，求得真学问，在学业成绩方面无

可通融！

戴直夫先生还特别注重呵护晚辈、奖掖

后人。

先生不仅严谨治学、博闻强记、厚积薄

发、通古会今，而且言传身教、愤悱启发、置

腹推心、行端表正。 先生在教书之余，工于书

法精于篆刻。 据说先生年轻的时候曾经在文

化名城开封鬻印换粥，持家度日，金石功底

相当深厚。 先生的印风谨严，结字绵密，刀法

精准，大气横陈，许多人都以能够得到先生

的印为荣耀。 在学校时我喜欢写字，走上讲

台之后利用业余时间也临临帖， 甚至动动

刀。 先生得知之后，曾经送我一本《白石印

谱》，嘱我多临多刻，在师法前人的基础上要

知道创新。 先生曾讲，书法看王铎，篆刻看白

石。这些都是博古通今、融古会今的大家。王

铎是能够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大师，齐白

石是能够开天辟地、点石成金的大匠。 而且

还特别告诫我， 说白石先生讲过，“学我者

生，似我者死”，这应当成为一切艺术学习活

动的圭臬。

得到先生所赠印谱之后，我下了一段功

夫，将摹刻的印拓呈给先生指点。 先生看了

频频点头， 说方法得当之后须勤于用功，“功

到自然成”不是挂到嘴边就行了，要做到行动

上。 临出门时，先生拿出一把精致的篆刻小

刀，说，这把刀我用了多年，很凑手，送你吧！

非但如此，为了鼓励我在书法艺术方面

深入用功，先生还就我的名号专门治了朱白

两方印，如今凡是我十分慎重的赠物，所钤

的都是戴先生的这两方印。

戴先生去世之后，我写了一首追念先生

的诗———

常将往事对空山，把卷临窗惜善缘。

小雨诗情留古意，朱白印迹慕高贤。

堂间娓娓发灵悟，席下谆谆启大观。

岁月无情惊逝水，抢呼不见旧容颜。

写成之后，我发给了先生的女儿，因有

紧急公务，没有参加先生的送别仪式，想先

生九泉有知，许会谅解我的不肖。

先生这一去，我们高山仰止的一代大师

都没有了 。 念及这些 ， 怆然吟出四句小

诗———

罗公遽去王公随，刘老西行马老追。

戴老仙飞冰雪后，岁时年拜复阿谁？

后来， 我把这首诗发到了教育在线，还

加了个小序———

“每年正月初一，是我们几个要好同学

一定要去看望老师的日子。 就在年前， 戴

直夫老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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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高龄辞世。 自此，

30

年前

以罗公时霖、 王公慈荣、 刘公性坚、 马公

克贵、 戴公直夫为代表的一代恩师俱已离

去。 一个时代已经终结。 呜呼！ 大师不再，

吾谁与归？ ”

一、申请担任调解员的条件

1.

符合《焦作仲裁委员会调解员履

职行为规范》 规定的条件， 有良好的政

治、业务素质，能认真执行法律、法规，维

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 维护当事人的

合法权益；

2.

热爱仲裁调解工作，能自觉遵守

调解规则和调解员履职行为规范；

3.

品行端正，公道正派，认真勤勉，

注重调解质量与效率；

4.

具有专科及其以上学历或同等专

业水平并有一定法律知识或经济贸易等

专业知识， 或者正在从事和曾在党政机

关、事业、企业、社区担任法律工作或调

解工作。

5.

身体健康、精力充沛，如有调解任

务在通知其本人后能及时调剂时间并保

证任务的完成。

6.

常住户口在焦作市城区或在本市

城区长期居住， 年龄在

65

周岁以下，有

丰富调解经验的人士经研究决定年龄可

适当放宽。

7.

焦作仲裁委员会现任仲裁员或已

申请聘任第三届仲裁员的可以同时申请

担任调解中心调解员， 人民调解员经申

请可兼任本会调解中心调解员。

二、提交申请材料

凡符合聘任条件、 有志于从事仲裁

事业并自愿担任本会调解中心调解员

的 ， 可在本会网站

http://www.jzac.org

下载调解员申请表或者到本会领取申请

表， 经本人所在单位组织人事部门审核

并加盖单位印章 （已退休的党政机关和

事业、企业单位干部、教师、法律工作者

等人士可由本人组织人事关系所在的单

位或社区加盖印章）。应聘者根据个人情

况须提供 《学历证书》《专业技术资格证

书》《律师执业证》《居民身份证》 等材料

复印件各一份， 并附一英寸免冠彩照

2

张。

三、申请期限、方式和报名地点

申报调解员的期限为

2013

年

9

月

11

日至

9

月

27

日。 应聘者应将书面申

请表及资料邮寄或送至焦作市解放东路

11

号

2

楼

201

至

202

室（案件受理咨询

部）。

四、聘用和相关待遇

应聘者经调解中心研究决定择优聘

用，并按规定时间参加调解员培训后，发

给调解员聘书。受聘期间，对接受任务并

成功调解案件纠纷的调解员按本会有关

规定支付一定劳动报酬， 对工作突出的

调解员可择优选聘为仲裁员。 本次未被

聘用的由调解中心作为后备调解员名

单，个人申请资料由调解中心妥善保存。

联系电话：（

0391

）

3917591

邮箱：

jzzcwyh@126.com

焦作仲裁委员会选聘调解员公告

焦作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本会”）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和国务院有关规定设立，以仲裁方式独立、

公正、高效地解决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常设仲裁机构。 焦

作民商事纠纷调解中心（以下简称“调解中心”）是焦作仲裁委员会设立的专属调解工作机构，其主要任务是：根据当

事人的意愿，依法调解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经济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 现决定面

向焦作市城区公开选聘一批调解员。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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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否健在

□

乔 叶

“你在吗？ ”某天，我一上

QQ

，就碰上了一个久违的好友。

“在。 ”我答。

“呵呵，你还健在呀？ ”她开玩笑。

“是的，健在。 ”我也发过去一个笑脸。

也就是这一瞬间，我敲击键盘的手也停住了。

我健在吗？

健在，健康地活着。然而细细品味这个词，在更多的语境里，它似

乎已经远离了健的意思，只成了活着的一种指代。而活着，在，这一个

字，其实已经够用了。 在工作，在家里，在公园，在睡觉……这个最常

用的状态词，以最高的频率直指着肉体的运行。比如，在夜里，我散步

的时候迈着的双腿，就是一个字：在。因这腿不属于别的任何人，只是

我的，只能是我的。 把它们截下来，也安不到别人的身上。 我死了，它

们也就死了。我不在了，它们也就不在了。同样，我的手，我的胳膊，我

的身体……我物质的一切，也都只是一个字：在。

至于是不是健在，谁知道呢？ 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是真正地健

在呢？ 不，我说的健在，不是无病无灾、无苦无痛、无忧无烦的那种健

在———有多少人四肢茁壮却丝毫不健啊。在我的意识里，健的定义就

是精神上的，心灵上的：纯善的底蕴，辽阔的气度，饱满的情怀，敏锐

的探求……

有多少人的在，是这样的健在呢？

“我思故我在”。 笛卡尔如是说。 据说他的本意要复杂得多，不过

单就我们能理解的最浅层面而言， 这五个字已经是足够振聋发聩的

金石之声了：因为思，所以在。 只有思，才会在。 也只有这样思和在的

人，才有可能趋向于健在。

你在吗？

你怎样在？

你是否健在？

一定要这样想想，再想想。只有这样，你才可能真正地在，也才有

可能让自己真正地健在。当然，无论想不想，人终归都是要不在的。但

是，你要相信，即使人都是要不在的，那些真正在过的人，和那些没有

真正在过的人，他们对这个世界的意义，也还是相当地不一样。 他们

在时的质量，也是相当地不一样。是的，他们多半会在得更苦一些，但

是，你知道吗？甜的时候，也会更甜。更苦的在和更甜的在交织在他们

的生命里，这就是健在。

诗二首

□

阿 丙

白露日归田园居，烟迷衰草，露冷黄花。适值秋粮登场，满

院金碧辉煌。最惬意是月下脱玉米壳。星月临照，凉风侵肌，令

人神骨俱仙。

喜见满目金黍

满街新黍对斜阳，庭院金辉镀瓦房。

昨夜脱壳凉趁月，晶莹初看露花黄。

白露陌上早行

清宵断续草虫鸣，寥落晨风数点星。

涟滟秋池鸭戏水，萧条寒林鹭飞汀。

草湿新践青鞋印，木落闲看白塑棚。

乡间早行心肺爽，朝霞初绽满天红。

送友人赴省城

（外三首）

□

岳红霞

闻兄走马赴他乡，半滴喜泪半愁肠。

大鹏挥翅天宇阔，孤雁旋林形意惶。

书剑还张侠客胆，芙蕖不映故人裳。

几时得返山阳寓？ 旨酒盈樽笑满堂！

寄 怀

原为才拙仰圣贤，师门缘浅只三年。

菁园重诺荷风绿，陋室悉答花意妍。

每恼宴酡不胜酒，空期歌婉尽余欢。

闺墙宝墨似嘲我，空寄离词思惘然！

遣 兴

人生苦短似参商，转眼四十双鬓苍。

犹爱镜前留婉照，弗思信纸抒愤章。

幽居恋赏桃花雪，浅醉兴歌红太阳。

莫谓拙词少人和，白云飞荡尽诗行！

看《焦点访谈》，五儿于老父

刚病逝两月， 上法院争财产一案

有感

六张遗嘱为争钱，先父耄耋尸不干！

许是生前无奈计，法庭论孝几儿安？

秋阳 钟国友 作

（本报资料图片）


